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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合音与汉语音节构成及

语音规则的关联
———基于中原官话２８个方言点的语料

孙 红 举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市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在汉语中,合音与相连并用的前后字的音节构成及语音规则有密切联系,一定的外部语音环境

和适当的音节构成都有利于合音的形成.合音时,合音成分必须在一个音步的框架中;声母方面,合音后字音

节的声母多是零声母或发音部位靠后的擦音、塞音或塞擦音,且合音前后字音节的声母都多是不送气辅音;韵

母方面,合音前字音节的主要元音多是开口度较小的中、高元音,而合音后字音节则大多以a为主要元音.合

音在形成过程中要受到特定方言音系结构规则的制约,合音也能够生成方言中单字音系统中不存在的音节

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并改进方言的音节结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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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合音是语言中常见的、具有普遍性的音变现象,就汉语而言,合音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相连并用

的音节融合为一个音节的现象”[１].由于命名视角侧重点的不同,合音在学界有多种叫法:罗常培

和王均[２]称“减音”,胡石根[３]称“语素的并合”,林修旭[４]称“音节缩减”(syllablecontraction),萧宇

超[５]称“音节连并”,钟荣富[６]和张济川[７]称“音节合并”,罗安源等[８]称“并音”,ChierhCheng和 Yi
Xu[９]称“极性音段缩减”(extreme/severesegmentalreduction),等等.合音有词汇性合音和语法性

合音[１０]８０两种,词汇性合音主要由词根语素和非构形语素合音而成,如:“(不)需要”合音为“(不)
消”、“这样(子)”合音为“酱(子)”等;语法性合音主要由词根语素和构形语素合音而成,如儿化、动
词变韵、子变韵、小称变韵等.本文基于词汇性合音语料对相关问题进行考察.

(一)研究现状

合音现象发生于特定的语音系统并受其制约和影响,与系统自身的特点相适应.本文认为,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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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合音现象是前后几个音节界限模糊、音节构成要素重组并整合为一个音节的现象,对合音与汉

语音节、音节构成和语音规则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考察颇有必要.合音音节的形成包括音段成分

的融合和超音段成分的融合两个部分,二者各有不同的机制和规律,是相对独立的过程.前后成分

能否合音与前后字音节的音段构成有关,而与前后字音节的声调所处的“调类格局和调值格局”[１１]

无关,本文不讨论前后字音节的声调.
在合音与汉语音节构成的关系上,陈卫恒说:“合音作为一种音变现象,有语音的制约条件,如

前字音节为开尾韵特别是单元音、后字音节为声化韵或零声母/流音声母等便于合音的条件,轻声

条件以及游汝杰[１２]所提基本音系的‘音节结构制约’条件等.”[１０]８７ShuＧChuanTseng(曾淑娟)说:
“零声母音节较常与前置音节缩读;带送气声母音节则较不可能出现在后置音节.”[１３]在合音与语

音规则的关系上,钟荣富论述了汉语音节构架 CVX(C代表声母,V 代表韵腹,X可以是元音或辅

音)在合音中对合音成分及合音音节的约束机制[１４].王洪君基于儿化和子变的材料认为合音中词

形模块的变化和“原后字音节特征的不断向前移动并引发前字音节各位置上的种种变化”都要受到

汉语单字音结构的吸引[１５]２００,“合音词形虽然可能在一定时间内、一定程度上超出单字音结构,但最

终还要回到单字音”[１５]２２１,变得与单字音同模.学界对合音与汉语音节构成及语音规则之间关联的

研究,对本文有一定启发.
(二)研究价值

合音与汉语音节构成及语音规则之间的关联,关系到合音发生的外部语音环境和前后字音节

的构成情况、哪些音节结构类型的组合容易发生合音、合音式在形成中是否遵循一定的演变方向和

演变规则,以及合音对汉语语音系统中新的音节形式“涌现”[１６]的影响等.对此进行研究,可对合

音现象的解释和分析提供一定帮助,也可用于对个别合音现象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还有助于揭示

合音在音节层面的倾向性、规律性及合音与汉语语音规则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考察合音行为与汉语

音节系统的互相制约关系和互动共变关系,具有较重要的理论价值.
(三)语料来源

本文基于中原官话１０个方言片２８个方言点的语料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根据«中原官话分

区(稿)»[１７],分属于中原官话１０个方言片的２８个方言点分别是:南鲁片邓州、镇平、鲁山、郏县;洛
嵩片汝州、洛阳、新安、渑池;郑开片尉氏、郑州、濮阳、内黄;兖菏片台前、费县;信蚌片信阳、商城、寿
县、蚌埠;漯项片上蔡、周口(市区);商阜片沈丘、宁陵、阜阳、灵璧;徐淮片萧县、徐州;关中片长安;
秦陇片凤翔.其中费县属山东省,长安、凤翔属陕西省,寿县、蚌埠、阜阳、灵璧、萧县属安徽省,其他

各点属河南省.文中语料如无特殊说明,均来源于作者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的田野调查,各点的合音语

料限于篇幅限制,恕不在文中一一列出.

二、合音与汉语音节构成之间的关联

合音的发生需要一定的语音环境和语音条件,并非任何相连并用的音节都会发生合音.合音

发生的语音环境主要与相连并用成分的韵律特征有关;语音条件主要与汉语音节构成有关,即合音

前后字音节的语音构造要有利于合音的形成.汉语中音节与音节之间的界限比较清楚,音节一般

由声母和韵母构成,结构简单,一个音节最多可由声母、介音、韵腹、韵尾四个音素构成.声母可从

发音部位或发音方法着眼分成不同类别,韵母也可根据主要元音或韵尾分为不同类型.探究合音

与汉语音节构成的关联,主要是考察合音行为的发生与汉语韵律、声母、韵母的关系.本文通过合

音前后字音节的声母、韵母及介音等呈现出来的倾向性,分析合音与前后字音节构造之间的关联及

合音产生的语音条件.
(一)合音与音步的关联

在汉语中,“词的大小、句子的头脚,以至于语言的演变、书面语法的形成等,都和韵律密切相



关”[１８],合音行为的发生同样与汉语的韵律特征密切相关.“在韵律构词学中,最小的、能够自由独

立运用的韵律单位是‘音步(foot)’”[１９],“它由超音质韵律成分(轻重,或长短、松紧)倾向于等距离

重现的、周期性的最小交替构成”[１５]１１５,“一般由两个音节组成”[２０].也就是说,与其认为合音由几

个音节融合为一个音节,还不如说是语流中相连并用的、处于一个音步的几个音节的音变.形成合

音的成分只有处于一个音步中才会发生弱化、脱落以至合音等音变的可能.
合音成分可以是具有自然音步特征的双音节词或前后成分具有直接语法关系的短语,也可以

是前后没有直接语法关系却形成一个音步的跨层成分.也就是说,合音时语音环境(前后合音成分

形成一个音步)具有强制性,合音可以跨越语义结构和语法结构而发生.跨层成分只要处于一个音

步中,也可发生合音,如古代汉语中“之于/之乎”合音为“诸”,普通话中“这一”“那一”“哪一”分别合

音为“tʂei５１”“nei５１”“nei５５”,再如“(十)二个”(鲁山)、“你还(去不去)”(新安)、“(气)死你”(商城)分
别合音为“ɭɣ３１”“nian５５”“sn２１４”等.这种情况在官话外的其他方言中也常见,如晋语“(男)子汉”(神
木[２１]１６３Ｇ１６４)合音为“ʦhɛ２１”,“(男)的家”“(媳妇)子家”(平遥[２２])分别合音为“ti􀱷１３”“ʦ􀱷１３”;闽语“拍唔

(见)丢失、不见 ”(厦门[２３])合音为“pha􀱻２１”等.从２８个方言点的合音语料来看,形成合音的成分都处于

一个音步中,可以不受句法、语义等限制.
从音步内前后音节读音的轻重来看,音步有前重后轻、前轻后重、前后等重、前后等轻四种情

况.合音时,前后字音节的读音在语流中并非等“重”,往往一个较重另一个较轻,或两个都轻,两个

音节音重不均衡或都较轻才利于前后音节中音段成分和超音段成分的融合.从韵律特征与合音的

关联来看,体现出较明显的倾向性:前重后轻的扬抑格语素组合易发生合音,而前轻后重的抑扬格

语素组合则不易合音.正因为如此,在汉语的历史发展中,“语法轻声的产生,推动了合音的发展.
尤其是由于包含虚字的多音节字组的增加,出现了一些三音节或更多音节语词中双音节的合

音”[１０]８３.
(二)合音与声母类别的关联

合音时,合音前字音节的声母往往被合音式“继承”下来,而后字音节的声母在合音式中多已不

存痕迹,合音与前后字音节的声母存在着怎样的关联? 为考察此问题,笔者穷尽考察了２８个方言

点中与不同的合音词相对应的１６５组合音成分,从发音方法的角度分析了合音前后字音节的声母

类型及声母组合类型的情况.统计时,相同的合音成分在不同方言中声母不同时,有多少种发音方

法就算多少种组合,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合音前后字音节的声母类型及组合情况

后字声母
前字声母 塞音 擦音 塞擦音 鼻音 边音 零声母 总数(１) 总占比

塞音 ５ １１ ６ １ ２ ８ ３３ ２０．０％
擦音 ５ １２ ３ ２ ０ ４ ２６ １５．８％
塞擦音 ９ １３ ６ ３ ３ １０ ４４ ２６．７％
鼻音 ５ ６ ６ ２ ３ ９ ３１ １８．８％
边音 ４ ３ ０ ０ １ ６ １４ ８．５％
零声母 ６ ４ ０ ２ ２ ３ １７ １０．３％
总数(２) ３４ ４９ ２１ １０ １１ ４０ １６５ １００％
总占比 ２０．６％ ２９．７％ １２．７％ ６．１％ ６．７％ ２４．２％ １００％

　　表中纵横交会的一个点表示前字音节声母类别和后字音节声母类别组合为合音成分的数量,
数字为零时表示不存在这种声母组合类别的合音成分.总数(１)和总数(２)分别表示前字音节声母

类别和后字音节声母类别的总量.我们发现:
第一,发音时阻力较小的辅音更易充当合音后字音节的声母.
从表１可见,各种辅音和零声母都可充当合音后字音节的声母,但不同类别的声母体现出明显

的倾向性:擦音和零声母占比最大,其次是塞音和塞擦音,鼻音和边音作后字音节声母的情况相对



较少.另外,后字音节的声母随着音节是否有介音而呈现出一定的差异,组合中前字音节有介音而

后字音节无介音(前介后无)、前后字音节都有介音(前介后介)、前字音节无介音而后字音节有介音

(前无后介)、前后字音节都无介音(前无后无)等四种情况下,后字音节的声母情况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不同音节组合类型中合音后字音节的声母情况

后字声母
组合类别 塞音 擦音 塞擦音 鼻音 边音 零声母

前介后无 １４ ２１ ５ ３ ５ ４
前介后介 ３ １０ ６ ０ ２ １７
前无后介 ２ ４ ９ １ ４ １５
前无后无 １５ １４ １ ６ ０ ４
总计 ３４ ４９ ２１ １０ １１ ４０

　　从表２可见,当合音后字音节有介音时,零声母、擦音、塞擦音作声母的情况较多;无介音时,擦
音和塞音作声母的情况较多.后字音节选用什么辅音作声母,这与辅音发音时的阻塞程度有关:阻
塞程度较小的辅音充当后字音节的声母,发音时对合音的阻力较小,有利于前后字音节在连读时的

融合;而阻塞程度较大的辅音在发音时,对合音的阻力相对较大,不利于前后字音节在连读时的融

合.零声母作后字音节的声母,在连读中发音时阻力基本为零,最有利于相连并用的成分形成合

音;擦音在发音时气流均匀,所受到的阻碍也较小,也常作为合音后字音节的声母.正因如此,合音

后字音节最常选用阻力较小的零声母和擦音作为声母,其次才是塞音和塞擦音.
另外,合音后字音节在选择声母时,还与声母的发音部位及送气与否有关.在１６５组合音成分

中,后字音节所出现的不同类别声母的数量如表３(后字音节为零声母的情况不列,表中数字表示

相应声母出现的次数,空白表示不存在这种类别的声母.下文表４和表５同)所示:
表３　合音后字音节中声母的情况

发音部位
发音方法 舌根音 舌面音 舌尖后音 舌尖中音 舌尖前音 唇音

塞音:３４ k１６、kh３ th８、t４ p３
擦音:４９ x１０ ɕ８ ʂ１８、ʐ１２ f１
塞擦音:２１ tɕ１４ tʂ２、tʂh１ ʦ３、ʦh１
鼻音:１０ n２ m８
边音:１１ l１１

　　从表３可见,合音后字音节的声母为塞音、擦音或塞擦音时,发音部位多靠后,且多不送气.这

是由于发音部位靠后的辅音与部位靠前的辅音相比,发音相对困难,前后相连的音节在连读时,后
字音节的声母由于发音靠后和发音相对费力的缘故更易脱落,便于合音的发生.不送气音较多是

因为送气音发音时对合音的阻力较大,而不送气音发音时相对省力,便于合音的形成.正因如此,
当合音后字音节的声母为送气音时,合音时一般先弱化为不送气音,再发生合音.如蚌埠、阜阳、灵
璧、萧县等方言“里头”尽管不能合音,但后字音节的声母都已弱读为不送气声母t;上蔡、尉氏、濮
阳、内黄等方言“里头”可以合音,且“头”在分说式中都读不送气声母t;沈丘方言“头”的声母还可进

一步弱读为流音l.据此,仅就音段成分而言(不计声调),“里头”可以形成“里头lithəu＞litəu＞li
ləu”的弱化链条.凤翔方言“兀块”在语流中后字“块”的声母也由送气声母kh 变读为不送气声母k.

第二,发音部位靠前且不送气的辅音更易充当合音前字音节的声母.
从表１可见,各种类别的辅音和零声母都可充当合音前字音节的声母,阻碍方式的差异对辅音

充当声母的能力无明显影响.相对来说,合音前字音节的声母以塞擦音和塞音为常见,较少是零声

母.合音成分中前字音节的声母构成情况如表４(见下页):
从表４可见,发音部位靠前的辅音作前字音节声母的情况较多,而部位靠后的则相对较少,合

音前字音节的声母为塞音和塞擦音时,多不送气.



表４　合音前字音节中声母的情况

发音部位
发音方法 舌根音 舌面音 舌尖后音 舌尖中音 舌尖前音 唇音

塞音:３３ k９ t１０、th１ p１２、ph１
擦音:２６ x４、ɣ１ ɕ４ ʂ１０、ʐ２ s５
塞擦音:４４ tɕ８、tɕh３ tʂ１４、tʂh２ ʦ１４、ʦh３
鼻音:３１ 􀱻１ n２０ m１０
边音:１４ l１４

　　(三)合音与韵母类别的关联

合音时,合音前字音节的韵在合音式中一般失落(当前字音节的韵母为单元音,后字音节的韵

母为i、u或y时,合音时前后音节的单韵母拼合成一个复元音韵母,此种情况除外),后字音节的韵

一般在合音式中“保留”,合音与前后字音节的韵母是否有关联? 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 从前后字

音节是否有介音入手,合音成分的组合可分为四种情况:前介后无,前介后介,前无后介,前无后无.
对２８个方言点１６６组合音成分中前后字音节的韵母构成情况进行统计(统计时只关注前后字音节

的韵母,将声化韵、鼻化韵和鼻音尾韵母合并为一类,都处理为鼻音韵尾韵母,音值相近的韵母也归

为一类.为避免因时间层次不一样所引起的混乱,合音成分都以现时平面的音值为准.因此,统计

结果与前文从声母着眼的１６５组有所不同).结果显示,前后字音节的韵母构成也体现出一定的规

律性和倾向性.详见表５(表中每行末尾的数字指相应类别韵母出现的总数):
表５　合音前后字音节中韵母的构成情况

前字音节的韵母 后字音节的韵母

前介
后无

鼻音尾 i􀱻３、in２、ian２、i􀱷􀱻１、u􀱻２、u􀱷􀱻１:１１ 􀱷􀱻８、an３、ən３、ə􀱻１:１５
元音尾 i􀱷u２、iou２:４ ai４、ou３、􀱷u４:１１

开韵尾
单韵母:i１５、u１３、y１:２９
复韵母:iʅ１、uo４:５

单韵母:ʅ８、ɣ８、a５、ɚ２:２３
复韵母:０

前介
后介

鼻音尾 ian２、in１:３ i􀱷􀱻３、ian２、i􀱻１、uan２、y􀱻２:１０
元音尾 iou１:１ i􀱷u４、iou１、uei１:６

开韵尾
单韵母:i１４、u１６、y２:３２
复韵母:uo２:２

单韵母:i５、u３、y０:８
复韵母:ia６、ua４、uo３、uɛ１:１４

前无
后介

鼻音尾 ən４、an１:５ i􀱷􀱻３、ian２、uan１:６
元音尾 ei３、􀱷o３、ou２:８ iou１、i􀱷u１、uei２:４

开韵尾
单韵母:a８、ɣ６、ʅ４、ɿ２、ɯ１、ɔ２:２３
复韵母:０

单韵母:i１０、u１:１１
复韵母:ia５、iɛ２、ua３、uo２、yo３:１５

前无
后无

鼻音尾 an３、ən３、ə􀱻２:８ 􀱷􀱻１０、ən３、an１、̍n２:１６
元音尾 ou４、ei３、􀱷o２、ai１:１０ ou４、􀱷o２、ai２:８

开韵尾
单韵母:ʅ７、a６、ɣ６、ɿ５、ɚ１:２５
复韵母:０

单韵母:a９、ɣ６、ʅ３、ɚ１:１９
复韵母:０

　　为更清楚地反映合音时前后字音节中鼻音尾韵母、元音尾韵母和开韵尾韵母的出现次数,可将

表５简化为表６(见下页):
从表６可以发现这样几条规律:
第一,开韵尾韵母最易充当合音前字音节的韵母.
从表６可见,鼻音尾韵母、元音尾韵母、开韵尾韵母都可作合音前后字音节的韵母.总体来看,

前后字音节为开韵尾韵母的情况较多.开韵尾韵母充当前字音节韵母的占比达６９．９％,其中以单

韵母i、u、y最多,占比６５．７％,复韵母仅占４．２％.郑良伟[２４]、陈卫恒[１０]８７都认为合音时前字音节应

为开尾韵,从表５和表６可见事实并非如此:鼻音尾韵母作前字音节韵母的情况也较常见,在有塞

音尾的方言中,塞音尾韵母和喉塞尾韵母也可作前后字音节的韵母,但相对于开韵尾韵母作前字音



节韵母的情况较少,如神木万镇[２１]１６４:媳妇(子)ɕiəɁ４fu４４＞sou４４(子)、白夜phiəɁ１３iər５３＞phiər５３;台湾

闽南语[２５]:挥发(油)hui５５huat２１＞hua２４(油)、二十li３３ʦap５３＞liap５３、四十si２１ʦap５３＞siap５３.合音前

字音节的韵在合音时会失落,当前字音节是鼻音韵尾时,由于鼻音韵尾对韵腹的保留具有稳定作

用[２６],从而不利于韵腹的弱化和失落,这是前字音节韵母较少为鼻音尾的原因.从各类韵母充当

后字音节韵母的情况来看,开韵尾韵母中单韵母和复韵母占比分别为３６．７％和１７．５％,并没有作前

字音节韵母时的巨大差异.
表６　合音前后字音节中不同类别韵母的情况

韵母情况

组合情况

前字音节

鼻音尾 元音尾
开韵尾

单韵母 复韵母

后字音节

鼻音尾 元音尾
开韵尾

单韵母 复韵母

前介后无 １１ ４ ２９ ５ １５ １１ ２３ ０
前介后介 ３ １ ３２ ２ １０ ６ ８ １４
前无后介 ５ ８ ２３ ０ ６ ４ １１ １５
前无后无 ８ １０ ２５ ０ １６ ８ １９ ０
总计 ２７ ２３ １０９ ７ ４７ ２９ ６１ ２９
所占比(％) １６．２％ １３．９％ ６５．７％ ４．２％ ２８．３％ １７．５％ ３６．７％ １７．５％

　　第二,齐齿呼韵母最易充当合音前后字音节的韵母,尤其是单韵母i.
根据表５和表６,从介音来看,合音前字音节分别有齐齿呼韵母４６个、合口呼韵母３８个、撮口

呼韵母３个,其中单韵母i、u、y分别有２９个、２９个、３个(三者共６１个),共占单韵母音节总数(１０９
个)的６０％;合音后字音节分别有齐齿呼韵母４６个、合口呼韵母２３个、撮口呼韵母５个,其中单韵

母i、u、y分别有１５个、４个、０个(三者共１９个),共占单韵母音节总数(６１个,不包括２个声化韵)
的３１．１％.总体来看,齐齿呼韵母充当前后字音节韵母的数量最多,最易在组合中形成合音,而撮

口呼韵母参与合音的现象较少见,目前尚未发现后字音节为单韵母y的合音现象.
当合音前后字的音节都有介音时,介音的组合情况也有较大差异:“－u－”＋“－i－”和“－i－”

＋“－i－”音节组合的合音成分最多,“－i－”＋“－u－”和“－u－”＋“－u－”音节组合的合音成分

次之,而“－i－”＋“－y－”、“－y－”＋“－u－”、“－y－”＋“－i－”和“－u－”＋“－y－”音节组合的

合音成分较少见.目前尚未发现“－y－”＋“－y－”音节组合的合音成分.
第三,合音前字音节的主要元音多为中、高元音,而后字音节多以a为主要元音.
若从主要元音是否为a来看合音前后字音节韵母的构成情况,会发现也存在重要差异,如表７

所示(音素a和􀱷具有低元音、响度大的共性,统计时合并为a):
表７　主要元音为a的韵母在合音前后字音节中的占比

韵母情况
组合情况

前字音节

主要元音为a 主要元音不为a

后字音节

主要元音为a 主要元音不为a
前介后无 ６ ４３ ２４ ２５
前介后介 ２ ３６ ２１ １７
前无后介 １２ ２４ １５ ２１
前无后无 １２ ３１ ２３ ２０
总计 ３２ １３４ ８３ ８３
所占比(％) １９．３％ ８１．７％ ５０％ ５０％

　　从表７可见,合音前字音节以a为主要元音的韵母较少,而后字音节以a为主要元音的韵母占

了所有韵母一半的比重.在一个韵母中主要元音是发音最为响亮的部分,低元音a在发音时,开口

度最大、响度也较大,而中、高元音在发音时,开口度较小,响度也较小.当前字音节的主要元音为

中、高元音而后字音节的主要元音为低元音时,前后音节在发音时就会形成前低后高的响度差,这
种响度差易使前字音节的“韵”在发音时“一滑而过”,同时连上以响度较大的a为主要元音的后字

音节的“韵”,进而形成合音.合音前后字音节的韵母在主要元音的构成上存在重要差异:前字音节



韵母的主要元音多是中、高元音,且以i、u、y充当单韵母的情况较多,以a为主要元音的情况较少,
但后字音节的韵母多以低元音a为主要元音,而以高元音i、u、y作单韵母的情况较少.合音前后

字音节的这种差异,便于它们在相连发音时逐步融合.这也正好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了以下语言事

实:钟荣富[６]和许慧娟[２７]认为“a＞ɔ＞e＞o＞i＞u”的响度次序层级决定了元音与合音音节韵腹的

关联次序,一般情况下高响度的元音比低响度的元音优先组成音节.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一定的语音外部环境和适当的音节构成都有利于合音的形成,合音时前

后字音节的声母和韵母构成体现出较强的规律性和倾向性,也就是说,合音与否与相连前后字的音

节构成有密切关系.声母方面,后字音节的声母多是零声母或发音部位靠后的擦音、塞音或塞擦

音,前字音节对声母的类别无明显要求;前后字音节的声母都以不送气辅音居多.韵母方面,各种

结构类型的韵母都可以充当前后字音节的韵母,前字音节多以开口度较小的中、高元音为主要元

音,韵母是单韵母的情况较多,尤以高元音i、u、y作单韵母的情况最多,而后字音节则大多以低元

音a为主要元音,以高元音i、u、y作单韵母的情况较少.

三、合音对语音规则的遵循

合音音节是在特定方言的音节结构框架中形成的,在形成过程中受控于特定方言的语音系统,
要符合当地方言语音的音系特点并遵守相应的音韵规则,合音式在形成后发生音变时,一般也要遵

循与当地方言单字音系统一致的音变规律.
(一)合音音节在形成中要受到当地方言声韵搭配的基本音节结构格局的制约

汉语北方方言的一个音节框架最多可以容纳四个音素,依次充当音节的声母、介音、主要元音

和韵尾,主要元音在发音时无时长的区别.汉语音节的声韵搭配一般有结构上的硬性要求,如唇音

一般不与除u外的合口呼韵母相拼,舌尖后音和舌根音一般不与细音相拼,舌面音一般不与洪音相

拼,而舌尖前音能否与细音相拼则依当地方言是否分尖团而定.音节的基本框架和声韵搭配的结

构要求对合音的方向和最终结果形式起着规范和约束的作用,合音音节在形成中可能会暂时突破

当地方言的音节结构框架或结构规则的限制,呈现出无序状态,但终究要受到单字音系统特点的制

约,最终还是要符合音节框架和声韵搭配规则的要求.宁陵方言中,部分与合音式相应的分说形式

随着说话语速快慢和语境的不同会有多种读音,从合音音节的形成来看,这些共时层面中分说式的

多种读音形式呈现出前后发展演变的链条关系,如:顶上:ti􀱻５５ʂa􀱻３１＞ti􀱻５５ʐa􀱻０＞ti􀱻５５a􀱻０＞ti􀱻５５－a􀱻０

＞tiaː􀱻５５＞tia􀱻５５;地下:ti３１ɕia３１＞ti３１ia０＞ti３１－ia０＞tiː３１－a０＞tiːa３１＞tia３１.从中可见,“顶上”和“地
下”在合音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半音节(一般认为轻声音节具有半个音节的特征)以及突破当地方

言音节框架的长音节形式.但在合音后期,这些一个半音节、长音节经过调整又会逐渐回归到当地

方言基本的音节构架中,变得与单字音同模.因此,在合音音节的形成过程中,合音成分的词形模

块如王洪君[１５]２００描述的儿化和Z变韵一样,经历了“两个正常音节＞弱化音节＋弱化音节＞一个

长音音节＞一个正常音节”发展变化的过程.王洪君文中演变链条的第二步是“一个正常音节＋轻

声音节”,据词汇性合音的实际情况,我们将其调整为两个弱化音节(弱化音节不仅包括轻声音节,
还包括声母弱化或脱落以及韵母弱化或脱落的情况).词汇性合音中前字音节的韵母大多经历了

弱化直至脱落的过程,而语法性合音中前字音节的韵母往往有不同程度保留,这是词汇性合音与语

法性合音的最大不同之处.
利用方言的语音规则和音系特征,可以对当地方言中某些合音式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新安

方言中“谁家”和“不会”的合音式分别为sia４２和puei３１,为适应当地方言尖团不分的音系特征和唇

音声母一般不与除单韵母u外的其他合口呼韵母相拼的声韵搭配要求,合音式必然逐渐会向ɕia４２

和pei３１变化,合音式读sia４２和puei３１是暂时的.再如,内黄和凤翔的单字音系统中主要元音不分长

短,但部分合音式音节却出现了主要元音读长音的情况,如表８所示(凤翔方言中２１是一个中和



调,相当于北京话的轻声):
表８　内黄和凤翔方言中主要元音读长音的合音式

方言点
合音词

内黄

分说式 合音式
方言点

合音词
凤翔

分说式 合音式

四个 ʂʅ３１２－３１kɣ０ ʂɣː３１２ 两个 li͂􀱷５３－４４kɔ４４－２１ li͂􀱷４４２

七个 ʨhi２４kɣ０ ʨhiːɛ２４ 我的我们/我们的 􀱻ɔ３１ʨi２１ 􀱻ɔː３１２/􀱻ɔ３１

癔癔(症)[２８] i３１２i３１２ʦɣ􀱻４２－２４ iː３１２ 你的你们/你们的 ni３１ʨi２１ niː３１２/ni３１

干干(生)[２８] kan２４kan２４sɣ􀱻４２ kaːn２４ 咱的咱的 tha２４－３１ʨi５３ thaː２５３/tha２４

　　据表８可见,凤翔方言中“我的”“你的”“咱的”等合音后有两种读音形式:一种是合音音节的主

要元音读长音,另外一种读短音.两种读音形式在使用时存在一定差异,如长音形式一般用在句末

或作宾语,其他情况下两者无别.需要注意的是,凤翔方言中主要元音读长音的合音式的声调,往
往既非前字调也非后字调(此处所说的前字调和后字调也包括前后字的变调),而多是前字调与后

字调调首的连调,连调现象的存在说明合音成分在合音时前字音节的声调右向扩展和蔓延,这正是

声调右向包络的体现.但前字调与后字调的起始部分所形成的连调往往既不在当地方言的单字调

系统内,也不在方言的连读变调系统中,这种声调唯独“孤零零”地存在于数量有限的主要元音读长

音的合音音节中,显得甚为独特;而主要元音读短音的合音音节的声调则往往是合音成分的前字调

(包括变调)或后字调(包括变调),调值在方言的单字调系统(包括变调系统)之内.可见,内黄和凤

翔方言中主要元音读长音的合音形式,仍处于合音的过程中,从长远来看,无论是内黄和凤翔方言

中读长音的合音音节还是凤翔方言中读长音的合音式的声调,最终都要回归到一个正常的音节结

构框架和方言的单字调系统中.凤翔方言中主要元音读长音的合音式与主要元音读短音的合音式

并存,这是体现长音形式将来发展演变方向和趋势的有力佐证.
(二)合音音节在形成中要与方言单字音音系的音韵特点相适应

受不同方言中单字音音系音韵特点的影响和约束,同样的合音成分在不同方言中会生成不同

的合音形式.在中原官话中,有些方言分尖团,有些方言则尖团合流.合音时前字音节的声母在后

字音节细音介音的影响下是否发生腭化与当地方言的音韵特点相适应:若当地方言分尖团,前字音

节的声母在合音时不腭化;若当地方言不分尖团,前字音节的声母在合音时则发生腭化.如表９
(表中空白处表示相应的词语在当地不合音)所示:

表９　同样的合音成分在不同方言中的合音情况

读音
方言点 只要 自然 自家自己

新安 tʂʅ２４i􀱷u３１－０＞ʨi􀱷u３１ ʦɿ３１ʐan５５－０＞ʨian４２

宁陵 tʂʅ４５i􀱷o３１－０＞ʨi􀱷o３１ ʦɿ３１ʨia２１３＞ʨia３１

台前 ʦɿ２１３ʨia１３＞ʨiɛ２１３

鲁山 ʦɿ５５i􀱷o３１＞ʦi􀱷o３１ ʦɿ３１ʐan５５＞ʦian４２

濮阳 tʂʅ４５４i􀱷o２１３＞ʦi􀱷o２１３ ʦɿ２１３ʨia１３－０＞ʦia２１３

　　新安、宁陵和台前方言尖团合流,而鲁山和濮阳方言仍分尖团.从表９可以看出,“只要”“自
然”“自家”在不同方言点的合音结果都与当地方言音系是否分尖团的音韵特点相一致.需要注意

的是,新安方言中“谁家”合音后读sia４２,这一合音结果看似违背了当地方言舌尖音不拼细音韵母的

规则,但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当地方言早期分尖团时合音并流传至今形成的.合音成分早期的语音

特点在合音式中得到保留的情况在方言中较常见,神木万镇方言今不分尖团,而“媳妇ɕiəɁ４fu４４

(子)”的合音式读音却为“sou４４(子)”,合音式保留了“媳”腭化前的声母s[２１]１６４,这说明“媳妇(子)”
在当地方言仍分尖团时也已合音.

渑池方言在韵母的古今演变上,深臻摄舒声韵韵母的前鼻音尾都变读元音尾,读音与蟹摄合口

一三等和帮系止摄字的韵母相同,“这么tʂɣ３１mo０”和“那么n􀱷３１mo０”在当地方言中的合音式分别读



tʂei３１和nei３１.显然,这两个词语合音式的读音原来同中原官话其他地方一样也读入深臻摄,后来

跟随深臻摄舒声字一起并入蟹止摄,合音式经历了与当地方言音韵特点相一致的演变过程.
再如沈丘方言中“时候ʂʅ４２xəu５２”的合音式有两种读音:ʂəu４２和fur０.在语流中,说话人有意强

调时发ʂəu４２,而在不自觉状态下发fur０,如:我来ʂəu４２他正睡著着 嘞;我来fur０,他还正睡著着 嘞.但

读fur０ 的音从何而来呢? 当地方言语音系统中,照组清擦音声母遇合口字时读唇齿清擦音声母f,
如:书双顺勺数等字的声母都读f.“时候”的合音式在当地读fur０ 当是在读ʂəu４２的基础上变化而

来的:ʂəu４２在语流中轻读时,语音形式因弱化而读为∗ʂu０,而后,∗ʂu０ 又随当地方言中合口韵前照

组清擦音声母的读音规律儿化后读fur０.由此可见,合音式读fur０ 是符合当地方言音韵特点的弱

读形式.
(三)合音式在形成后遵循与当地方言单字音系统一致的音变规律

合音式是合音成分在语流中连读形式的基础上形成的,合音式形成后遵循与当地方言单字音

系统相一致的音变规律.合音式的构造形式一般与当地方言的单字音结构形式相同,声调也往往

读当地方言单字调系统中的一个,从形式上来看,合音音节已成为方言音节系统中的一员.在一定

的语流环境中,合音式发生同当地方言单字音系统一致的连读变调规律、儿化规律等,音变结果也

同单字音的音变结果相同.如邓州方言中“跟前kən３４ʦhian４２”的合音式kar３４和镇平方言中“弟兄

ti３１２ɕy􀱻３４－０”的合音式tiəɯ３１２就分别与当地方言中韵母an、i􀱻的儿化规律一致.在合音与儿化的先

后顺序上,不同的词语呈现出不同的情况,以鲁山方言为例,如表１０所示.有些词语是分说形式儿

化后再合音,如“就窝儿顺便 ”和“半晌”.有些词语则是先合音,儿化后发生,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

合音式儿化而分说式不儿化,如“顶上”和“里头”;另外一种则是合音式不儿化,而分说式后来发生

了儿化,如“媳妇儿”.
表１０　合音与儿化先后顺序的几种类型

读音
合音词 分说式 合音式 类型

就窝儿顺便 ʦiou３１uɐɯ２４ ʦyɐɯ２４

半晌 pan３１ʂɔɯ５５ pɔɯ２４
分说式儿化后合音

顶上 ti􀱻５５ʂ􀱷􀱻３１－０ tiɔɯ５５

里头 li５５thou４２－０ lioɯ５５
合音式儿化而分说式不儿化

媳妇儿 si４２fəɯ２４－０ siou４２(子) 合音式不儿化,而分说式儿化

四、合音对语音规则的创新

方言的音节结构构架和声韵搭配的结构规则可以说是语音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方言的

语音规则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作为一种音变现象,合音在遵循当地方言的音节构架和声韵搭配的

结构规则前提下,会生成当地方言中单字音系统中并不存在的新的音节形式,这些音节形式能够填

补当地方言音系中声韵(调)搭配的音节空格,为当地方言的音节系统补充新的成员,从而在一定程

度上改进当地方言的音节结构系统,体现出合音对方言语音规则的创新.鲁山方言中的“ʨhiai、miＧ
ou、nua、tia、ti􀱷􀱻、lia、lua、ʦhuai、ʦioɯ、ʦyɐɯ”等音节形式不存在于单字音音系中,它们分别只能出现

在“起来、没有、弄啥、底下/地下、顶上、两个/了呀、落花(生)、从开一会儿、马上 、就手儿顺便 、就窝儿顺便 ”

等所形成的合音音节中.再看鲁山方言中９０个合音式和洛阳方言[２９]中３３个合音式的合音音节

在当地方言单字音系统中的存在情况:合音音节的声韵组合在鲁山方言的单字音系统中不存在的

有２３个,声韵调组合不存在的多达５０个,占到了合音式音节的一半还多;合音音节的声韵调组合

在洛阳方言中不存在的更是多达２３个(原文说是２０个,严格排查后,实为２３个),占了所有合音音

节的将近７０％.可见,合音音节对于填补方言声韵调搭配中空格的作用巨大.正因如此,不少方

言的声韵调搭配表中,常会出现仅有合音式的音节占据某些位置的情况.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贺



巍将获嘉方言中合音音节的韵母与方言单字音的基本韵母区别开来,专门建立一个类型,称作合音

韵母[３０].合音音节的声韵调组合在方言的单字音系统中多半不存在,这使得合音式不会出现与方

言中原有的音节形式有太多同音的现象,避免了因同音形式过多而在语言交际中造成歧义或引起

不必要的语义联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合音形式保持稳定并进一步词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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